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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耀县药王山倚坐菩萨像，花冠残断，头光中布列七化佛龛，应为弥勒坐像。七佛 菩萨

的组合源于犍陀罗，其组合形式多样。药王山倚坐菩萨像与七化佛的组合形式，强调弥勒信仰，

将弥勒作为主尊，体现了弥勒信仰盛行的原因在于信众希望进入弥勒出世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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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药王山摩崖造像倚坐菩萨考释
白 文

一

所有的佛经中都没有弥勒形象的记载，在常见的

弥勒造像中，弥勒形象有立像、结跏趺坐像、交脚像、倚

坐像，甚至还有禅定的弥勒坐像。而倚坐像中，既有弥

勒像、释迦像，又有阿弥陀像、优填王像和药师佛等，因

此，以坐姿来判定图像身份是需要谨慎的。根据目前

的研究，倚坐像并非源于中国，而是产生于印度和中亚
[4]：如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就有倚坐的国王像、神像，以

及如来像等 [5]；此外，印度的阿旃陀、埃罗拉等石窟寺中

同样有如来倚坐形式的雕刻。这种倚坐像，在古埃及

和古希腊雕刻上也曾出现，而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

印度地区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安息时期的钱币

上，多用于表现神祗，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诸神。显然

倚坐像是一种西方的造像传统 [6]。

传入中国，在隋代以前，倚坐和交脚是弥勒的主要

特征。交脚像多为上生像，多以菩萨形像出现，流行于

北魏 [7]。倚坐像多为下生像，常以佛像出现，至唐代相

图一 药王山摩崖造像平面示意图

药王山位于陕西省耀县县城东 2．5公里处，俗称

东山，山上有五峰，即瑞应、起云、升仙、显化和齐天五

峰，顶平如台，又称五台山。《陕西通志》记载：

州东十五里有鉴山，年丰则山中有光如鉴，州以是

名 [1]。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年）置祋栩县。隋开皇六

年（公元 586年）置华原县。唐垂拱二年（公元 686年）

改名永安县，到了神龙元年（公元 705年）复称华原。

天祐三年（公元 906年）置耀州。又因为它是初唐时期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隐居之地，孙思邈被民间尊奉为“药

王”，故此地又称药王山。药王山东南隅东西长 20米

的山崖上凿有 20余处深浅不一的摩崖龛像，从崖面布

置看，似乎呈从东向西发展的趋势，由于延续时间长，

没有统一的设计安排。这批摩崖造像大体分为三个阶

段：北周（隋初）、唐代、金代，其中以唐代的居多 [2]。本

文涉及的是龛号为 4的单体倚坐弥勒菩萨像（图一）【3】，

并就倚坐的来源、图像特征，以及象征意义等作初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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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但造像和教义之间存在差异，有时将弥勒菩

萨称为弥勒佛，如现藏敦煌博物馆的□吉德塔（公元

426年），塔肩有八龛，七龛各有禅定佛一身，一龛为菩

萨立像，而菩萨的题记是“弥勒佛”。可见，弥勒佛和弥

勒菩萨在造像中的区别不是那么严格。

云冈石窟中的倚坐像常伴随交脚像和半跏思惟像

出现，且组合形式多样：

1、倚坐像和交脚像以相互对应的组合形式出现[8]。

2、倚坐佛为主像，胁侍交脚菩萨（如第 1窟）；倚坐

佛为主像，胁侍交脚菩萨，再两侧为思惟像（如第 8窟

后室北壁上龛）。

3、以交脚菩萨为主像，胁侍倚坐佛（如第 12、31

窟）；交脚佛为主像，胁侍倚坐佛，再两侧为思惟像（如

第 7窟后室北壁上龛）。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认为：云冈石窟的倚坐像并

非弥勒佛固有的造像形式，主张与其将云冈石窟中的

倚坐像比定为弥勒，倒不如将之认定为释迦造像 [9]。李

治国和丁明夷就第 7、8窟倚坐像和交脚像的组合，及

第 38窟西壁顶层十五身小倚坐佛，其中，三身倚坐佛

中有二身罗喉罗因缘像的表现方式，指出云冈倚坐佛

像多作释迦表现，且交脚菩萨像并非仅限于弥勒[10]。金

申也指出云冈二期的第 12窟前室西壁屋形龛内的交

脚弥勒像，两侧各有一尊倚坐佛像，以弥勒居中，可见

此窟的倚坐像不是弥勒 [11]。

再看看龙门石窟的倚坐弥勒表现：

龙门石窟最早的倚坐像见于古阳洞主尊佛座北侧

小龛中，以及火烧洞北壁的二铺；纪年最早的有破洞两

壁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年）道国王母刘太妃造弥勒像

龛，和宾阳洞麟德二年（公元 665年）王玄策造弥勒像

题铭，之后的倚坐像成为唐代弥勒佛之固定形象。长

安法海寺主持惠简于咸亨四年（公元 673年）为武则天

在龙门西山镌刻弥勒佛一铺。以及宾阳南洞、惠简洞

及万佛洞中的唐代倚坐像均有铭记，说明倚坐的弥勒

像是唐代造像的定式。单体造像以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邸拔延造像为早 [12]；倚坐弥勒菩萨最早出现于西魏

大统十七年（公元 551年）的四面像中 [13]。单石造像多

出土于河北曲阳，从该地的遗存看，带弥勒题记的造像

中还有表现弥勒上生的结跏跌坐像、三尊组合的弥勒

立像和表现弥勒下生的交脚菩萨像 [14]，说明河北曲阳

的这批佛像中，倚坐像只是弥勒造像的一种，非固有的

表现形式。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年）的吴野人三层四

面十二龛像 [15]，东面上层龛为一组五尊组合，主像为倚

坐佛像，两侧为弟子和菩萨，造像题记作“弥勒像”、“阿

难”、“迦叶”及“菩萨”；北面上层龛内的五尊组合造像，

主尊倚坐像题作“阿弥陀佛”。可见，及至隋代一些地

区的造像中，倚坐像只是弥勒造像的一种，而不是固有

形式。河北曲阳出土的佛教造像具有地域性的特点，

有确切题记的弥勒像表现有立像、结跏趺坐像和倚坐

像三种形式，说明北朝期弥勒的造像具有多样性，倚坐

弥勒的图像意义还未完全确立，与弥勒的联系尚未固

定。

二

“弥勒”，译为慈氏 [16]，以其在因地累劫修慈，故名。

“弥勒”一词及信仰的起源，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学

者提出弥勒信仰的中亚来源，认为“弥勒”是吐火罗语

Metrak的音译 [17]。西方学者则从语源学的角度认为弥

勒的起源与伊朗宗教有关，因为弥勒的梵文 Maitreya

的词根 Maitra 与伊朗族所信奉的 Mithra 神的发音相

近 [18]。

最早记载弥勒的经典见于《长阿含经》。在《长阿

含经》卷一的《转轮圣王修行经》中，佛陀提及未来佛之

事，并云弥勒佛将有“无数千万”弟子 [19]。弥勒事迹较

完整的描述出现于《增一阿含经》卷十九，云弥勒是向

释尊请法的菩萨，问及修行菩萨六度所应遵循的方法
[20]。同书卷二十三、二十四载释迦佛预言弥勒将来成

佛，说法度众。其大意为，弥勒命终后将上生兜率天，

修菩萨行，约五十六亿万年后下生世间。弥勒降生地

称鸡头，国名镶怯，其时天下大治，无有窃贼之患，亦无

刀兵之灾，人人恭敬和顺。处处珍花异草，年年五谷丰

登，无有饥馑。弥勒托生一大婆罗门家，成年后，出家

修道，历经与释迦牟尼相仿的修行过程，于“金刚庄严

道场龙华菩提树下”成佛。证得菩提后，率弟子至耆阁

崛山唤醒正入定中的大迦叶，从受释迦牟尼佛所传之

僧伽黎(袈裟之一种)，以证弥勒乃释迦法统之继承者。

于华林园龙华树下先后举行三次说法盛会，度数十亿

人，此即著名的“龙华三会”[21]。可见，弥勒在经典出现

之始就具有未来佛的性格。而弥勒信仰的内涵为二：

弥勒由凡夫修成菩萨位，居兜率天宫为众说法的上生

信仰；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宫下尘阎浮提，龙华树下悟

道，行三次说法盛会度众的下生信仰。经典传译的影

响在佛教图像志的表现上为上生的弥勒菩萨和下生的

弥勒佛像。

上生信仰——弥勒上生像(菩萨相)

上生信仰的汉译经典是刘宋沮渠京声译《观弥勒

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主要是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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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法及兜率净土的殊胜，基本内容是：弥勒为一婆罗

门子，出家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先佛入灭，上生兜率

天宫，以待机菩萨身份在兜率天宫住了 56亿万年后，

下生此土，于龙华树下成道。《弥勒上生经》云：

如是等众生若净诸业六事法，必定无疑当得生于

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闻法于

未来世【22】。

信仰弥勒上生主要是期望命终后往生兜率天，与

弥勒同会兜率净土，听闻弥勒说法，后随弥勒一同下生

已是净土的娑婆世界。上生信仰盛行于北朝，图像表

现上以菩萨装交脚像居多。

下生信仰——弥勒下生像(佛相)

下生信仰主要描述弥勒下生人间成佛，三会说法，

广度群生，圣王治世和人间净土的美好，主要依据的经

典是《佛说弥勒下生经》、《弥勒大成佛经》和《弥勒下尘

成佛经》[23]。基本思想是：弥勒降生时的世界已是净土，

地平如镜，处处奇景，雨泽随时，稼禾滋茂，五谷丰登，

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各取所需。人寿八万四千岁，女

人五百岁乃出嫁等。其时转轮圣王治世，以佛教治国。

可见，弥勒既是佛又是菩萨。这是因为弥勒得到释迦

佛的“授记”，未来将下世成佛，故俗称“弥勒佛”[24]。但

在成佛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以菩萨身居“兜率天”，从事

自化化他，普度众生的事业，故又有弥勒菩萨之称。

在实际造像中，弥勒的主要图像特征为宝冠中饰

坐佛或手中持瓶，成为辨识早期弥勒像的重要依据。

如印度犍陀罗地区有化佛冠的菩萨像，通常在束发的

正面装饰坐佛。在中国，最早有铭文的弥勒菩萨戴化

佛冠的例子为北凉时期的沙山塔和高善穆塔，为七佛

一弥勒菩萨组合。石窟中戴化佛冠者有敦煌莫高窟北

凉时期第 275窟主尊交脚菩萨（图二、图三）。云冈石

窟中有化佛冠的弥勒菩萨相当普遍，据石松日奈子的

统计，云冈石窟中戴化佛冠的弥勒菩萨计 34例 [25]。弥

勒持瓶，在学界同样被认为是辨识弥勒像的依据。如

北凉石塔中的□吉德塔上持瓶的交脚菩萨榜题为“弥

勒佛”[26]。敦煌莫高窟隋代 417、419窟弥勒上生经变

主尊持瓶的交脚菩萨、425窟弥勒上生经变主尊的持

瓶倚坐菩萨，以及 402窟持瓶的倚坐菩萨说法图。还

有，彬县大佛寺罗汉洞西室的两身并立手持净瓶菩萨

像，有可能为弥勒像。弥勒菩萨宝座旁装饰双狮，同样

为学界认定弥勒身份的图像特征之一（图二），关于弥

勒坐狮子座，《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经云弥

勒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时，先佛入灭于：

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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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莲华上结加趺坐 [27]。

《大智度论》卷七云：

尔时世尊自敷师子座，结跏趺

坐。⋯⋯问曰：‘佛有侍者及诸菩

萨，何以故自敷师子座？答曰：‘此

是佛所化成。问曰：‘何以名师子

座?⋯⋯’答曰：‘是好名师子。非实

师子也，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若

床若地皆名师子座’[28]。

佛为人中之尊，犹如狮子为百

兽之王，所坐之座皆云“狮子座”，实

际造像中，常以座旁饰双狮表现。

小泉惠英认为弥勒菩萨座旁饰双

狮，当是因弥勒具未来佛之身份，被

视作与佛等同之尊格 [29]。

三

药王山摩崖造像中编号为 4的

倚坐菩萨像（图四），龛高4、宽2．4、

深 0．60米，圆拱形龛，龛顶向前倾

斜形成弧状，龛楣方形。倚坐菩萨

高 3．3米，倚坐横面长方形台上，和

龙门石窟东魏以来横面坛床形式如

出一辙；菩萨头戴宝珠花冠，但花冠

并不完整，从冠顶端的断面看，有被

后代切割的痕迹；菩萨面相饱满，圆

肩，身体已显力度，有着力图摆脱北

魏传统样式的痕迹；菩萨胸前饰项

佩，宝缯下垂至两肩。菩萨服饰稍

显复杂，但质地已显轻薄，外着通肩

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打结，袈裟

下摆不规则垂至台座下方，身体上

的璎珞下垂至腿部，和西魏、东魏期

的璎珞交叉或穿环有所不同；菩萨

左手握宝珠，右手残缺，应为施无畏

印，双足踏仰覆莲台，菩萨身后并无

华丽的装饰，头光和身光为主要特

征，头光中布列七佛龛。

前面提到，倚坐似乎无助于主

像身份的辨识，还得考察其他特征，

如花冠和七佛。可惜该倚坐菩萨的

花冠残缺不全，无从知道缺失部分

的真实面貌，如弥勒菩萨宝冠中特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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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宝瓶或化佛等；这里姑且假设倚坐菩萨头上为化

佛冠，根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记载弥勒菩

萨生兜率天：

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

于莲华上结跏趺坐。⋯⋯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

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复有他方

诸大菩萨作十八变，随意自在住天冠中 [30]。

可是，观音菩萨同样也是化佛冠，如《无量寿经》

云：

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河沙由

旬⋯⋯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 [31]。

但北朝时期头戴化佛冠尚未成为观音菩萨的固定

标志，化佛冠作为观音的标志出现于隋代以后；此外，

观音菩萨和时空观念并没有多少联系，即和三世和七

佛也没什么联系。因此，将药王山的倚坐菩萨像比定

为弥勒完全有可能，如该倚坐菩萨像头光中表现的七

佛，说明倚坐菩萨主像和时间序列的七佛有着密切的

联系，即从过去积累到现在，以及未来成就的时间观

念，这一点恰好符合该主像的身份和职能 [32]。七佛指

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

佛、迦叶佛（以上为过去佛）、释迦佛（现在佛）。《魏书

·释老志》对七佛的解释：

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

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世 [33]。

七佛一菩萨的群像组合，根据目前的研究，源于犍

陀罗 [34]，从已经发表的可以看到犍陀罗的七佛与弥勒

造像有立、坐之分，左右排法不定，但造像组合形式是

固定的。这一造像组合于公元 5世纪传入我国北凉境

内，现今发现的 14座北凉石塔上的造像为目前所知最

早的七佛和弥勒菩萨组合 [35]。自北魏开始，北朝历代

继承并发展北凉的佛教与佛教艺术，七佛与弥勒造像

组合盛极一时，终北朝而不衰。然时代不同，信仰对象

的侧重点亦不同，造像规模、造像排列的形式亦产生变

化。下面是几例较为典型的七佛与弥勒造像的组合形

式：

1、七佛与弥勒并列的组合

这一形式直接沿袭犍陀罗、北凉石塔的造像组合。

将弥勒作未来佛表现，八佛比例相等，位置相同；强调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信仰。如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大统四年）北壁并列绘八佛，其中第五佛发愿

文题名“拘那含牟尼佛”，第六佛题名“迦叶佛”，当是表

现七佛和弥勒佛。

2、以七佛为主像，弥勒为辅的组合

此种组合以七佛为主，将弥勒菩萨作为“一生补处

菩萨”表现，河北响堂山第二窟中心柱东壁并列七身跏

趺坐佛，主室北面造一半跏趺坐菩萨，与七佛合成一组

造像。

3、以弥勒为主，七佛为辅的组合

此种组合形式突出弥勒，强调弥勒信仰，造像中将

弥勒作为主尊，表现形式为造一龛，龛内以交脚弥勒菩

萨为主尊，龛楣或龛侧并列造七坐佛。如云冈第 13窟

北壁主尊为交脚菩萨，与之相对应之北壁并列七立佛；

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开一帐形龛，龛内为一交脚菩萨，

两侧各一胁侍菩萨，龛外右侧竖列开七小龛，龛内各造

一跏趺坐佛。龛外下部刻发愿文：

大魏永平元年，岁在戌子，清州桃泉寺道宋自彼口

浮庆，蒙三宝之皈依，钵余造弥勒像一区并七佛二菩

萨。众容俱具，以此微福，普及一切含生，同见弥勒，悟

无生忍，愿愿从心 [36]。

通过以上比定，药王山的倚坐菩萨，似乎和第 3的

以弥勒为主，七佛为辅的组合相吻合，象征七佛与弥勒

如万物生长，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以宣扬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轮回和佛法永存的思想。弥勒并七佛组合，

在功用上除了具有禅观、驱鬼镇邪的功效，更加强调值

遇弥勒，闻法决疑，末法之世，弥勒信仰盛行的原因在

于信众希望进入弥勒出世的美好世界，与得以亲闻妙

法，体法悟道。弥勒属未来佛，释迦授记弥勒将来下生

阎浮提成佛，尽管时间遥远，但如经典所说的，只要信

众一心禅思或礼拜供养弥勒，即可生于兜率天上，值遇

弥勒，亦得随弥勒下生阎浮提最先闻法即可悟道。如

《禅秘要法经》卷下云：

佛告阿难，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系念

住意，心不散乱，端坐正受住意一处，闭塞诸根，此人安

心念定力故，虽无境界，舍身他世，生兜率天，值遇弥

勒，与弥勒俱，下生阎浮提，龙华初会，最先闻法，悟解

脱道 [37]。

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宣说佛法，度脱众生。一般

信众祗愿能于将来值佛闻法，而当时的禅僧，不仅誓愿

来世生兜率见弥勒，更有甚者，在现世禅修中，即能入

定，亲往兜率，面奉弥勒，请为决疑。而药王山的倚坐

弥勒菩萨像也许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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